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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語絲
吳康民

我
的
家
鄉
是
潮
汕
地
區
的
惠
來
縣
，

一
個
毫
不
起
眼
的
窮
縣
。
潮
汕
中
的
潮

陽
、
潮
安
、
澄
海
、
揭
陽
，
都
較
有

名
。
惠
來
在
國
民
黨
當
政
時
期
，
被
評

為
三
等
縣
。
有
時
郵
差
會
把
寄
惠
來
的

信
件
寄
錯
去
惠
陽
。
惠
陽
即
惠
州
，
是
客
家

人
的
縣
份
，
遠
比
惠
來
著
名
。

惠
來
有
個
漁
港
，
叫
神
泉
。
附
近
曾
出
現

過
海
上
奇
象
︱
︱
海
市
蜃
樓
。
即
光
線
通
過

不
同
密
度
的
空
氣
層
，
折
射
成
奇
異
幻
象
。

據
說
全
國
只
有
山
東
和
惠
來
兩
地
有
此
景

象
，
但
我
卻
從
未
見
過
。

我
在
家
鄉
讀
了
四
年
半
中
學
，
往
後
便
沒

在
惠
來
獃
過
。
香
港
是
我
的
第
二
故
鄉
，
在

此
生
活
、
工
作
逾
七
十
年
。
子
孫
在
此
繁

衍
，
他
們
也
不
知
道
父
輩
的
家
鄉
是
個
甚
麼

模
樣
。
只
有
一
次
三
代
人
以
過
客
的
身
份
在

家
鄉
獃
了
半
天
，
並
參
觀
了
我
的
中
學
母

校
，
僅
此
而
已
。

少
年
時
期
生
活
的
回
憶
，
是
縣
城
的
範
圍
不
大
，
一

個
拆
掉
了
的
城
牆
，
留
下
了
半
截
的
土
堆
，
可
以
在
上

面
行
走
。
城
外
是
一
條
護
城
河
，
其
實
已
經
變
成
一
條

淺
溝
。
但
少
年
時
期
卻
在
這
條
小
河
上
學
會
游
泳
。
原

因
是
我
讀
書
的
時
候
年
紀
小
，
常
給
年
長
些
又
個
頭
大

的
同
學
欺
負
，
在
小
河
上
洗
澡
時
給
他
們
按
下
頭
顱
喝

髒
水
。
於
是
立
下
決
心
學
游
泳
，
可
以
浮
水
逸
去
。

縣
城
有
四
個
城
門
，
我
家
住
在
南
門
，
外
祖
父
一
家

住
在
北
門
大
宅
。
從
南
跑
到
北
，
也
不
過
十
來
分
鐘
的

光
景
，
商
業
區
均
在
西
門
內
外
，
兒
時
的
記
憶
，
城
內

商
店
並
不
多
，
倒
是
在
十
字
街
頭
有
幾
檔
小
吃
，
仍
留

有
深
刻
印
象
。
一
檔
是
潮
州
甜
食
的﹁
綠
豆
甜
湯﹂
，

另
一
檔
是
賣
綠
豆
餅
的
。
我
有
幾
個
零
錢
，
便
去
買
一

碗
綠
豆
湯
或
一
兩
塊
甜
餅
解
饞
。

那
時
候
有
一
輛
自
行
車
的
，
都
是
地
主
子
弟
。
我
們

城
市
貧
民
戶
的
，
只
有
羨
慕
的
眼
光
。
所
以
我
會
騎
單

車
還
是
到
香
港
來
學
的
，
可
惜
並
未
以
之
代
步
，
現
在

都
不
敢
騎
了
。

城
門
的
高
牆
仍
在
，
抗
日
戰
爭
初
起
，
我
們
這
些
初

中
一
年
級
的
學
生
，
都
自
告
奮
勇
地
去
城
牆
各
處
張
貼

抗
日
標
語
。

憶兒時的家鄉

尹
醫
生
第
二
個
女
人
是
他
的
第
一
任
太
太
，
可
以

說
是
在
患
難
中
見
真
情
的
典
範
。

她
是
在
他
人
生
的
低
谷
和
陷
入
險
境
中
翩
然
出
現

的
。這

位
太
太
不
僅
為
他
排
憂
解
難
，
協
助
他
逃
過
政

治
魔
手
下
的
刀
光
劍
影
，
使
他
化
險
為
夷
；
在
生
活

中
也
以
忘
我
的
精
神
，
克
儉
克
勤
，
為
他
建
立
一
個

安
樂
窩
。

相
信
尹
醫
生
的
文
學
基
因
，
也
是
來
自
這
位
讀
文

科
的
太
太
的
。
她
在
他
負
笈
海
外
的
行
篋
上
放
入

︽
契
可
夫
小
說
選
︾
，
成
為
他
出
國
後
不
可
或
缺
的

精
神
食
糧
。

在
白
舒
榮
筆
下
，
尹
醫
生
的
第
二
任
太
太
，
無
疑

是
一
位
賢
淑
、
持
家
有
方
的
妻
子
。

在
加
拿
大
那
段
日
子
，
他
們
相
濡
以
沫
，
一
個
千

金
小
姐
為
了
補
貼
家
庭
，
主
動
出
外
打
工
，﹁
上
班

前
，
她
為
丈
夫
準
備
好
早
餐
，
晚
上
等
丈
夫
回
來
吃

飯
。
他
每
次
出
門
，
她
都
替
他
圍
上
圍
巾
，
穿
好
大

衣
，
親
自
送
到
公
寓
門
口
，
一
直
望
着
他
走
到
街
的

盡
頭
。
她
勤
儉
持
家
，
呢
子
大
衣
破
了
，
親
自
動
手

縫
好
。
有
一
年
，
適
逢
中
國
大
年
初
一
，
蒙
特
利
爾

大
雪
紛
飛
，
氣
溫
降
至
零
下
四
十
度
，
她
擔
心
丈
夫
路
上
摔
跤
，
堅

持
攙
扶
他
走
到
醫
院
，
自
己
到
圖
書
館
看
書
，
等
他
下
班
後
再
陪
護

回
家
。﹂

至
於
第
三
位
女
士
，
也
是
現
任
的
太
太
，
則
是
他
在
拉
斯
維
加
斯

認
識
的
另
一
位
漂
亮
的
越
南
女
孩
子
。

這
位
從
一
個
餐
廳
女
侍
應
一
躍
而
成
為
拉
斯
維
加
斯
賭
場
的
總

管
，
充
滿
活
力
和
朝
氣
，
給
他
退
休
後
的
生
活
及
暮
年
人
生
注
入
了

勃
勃
的
生
機
。

風
流
倜
儻
的
醫
生
喜
歡
美
女
原
是
人
的
本
性
，
在
紙
醉
金
迷
眩
目

的
霓
虹
燈
下
，
竟
然
給
他
覓
得
一
位
出
淤
泥
而
不
染
的
、
體
貼
入
微

而
又
婷
婷
娉
娉
的
佳
人
，
這
是
緣
分
，
也
是
他
的
福
氣
。

我
總
覺
得
，
緣
分
是
奇
妙
無
比
的
東
西
，
他
要
來
便
來
了
，
要
去

便
去
，
了
無
痕
跡
。

也
許
尹
醫
生
在
他
晚
年
的
生
活
更
需
要
一
個
兼
備
保
姆
身
份
的
愛

侶
。結

果
眾
裡
尋
她
時
，
她
出
現
了
，
給
他
遇
上
了
！
兩
人
在
電
光
火

石
那
一
刻
邂
逅
後
，
奮
不
顧
身
地
結
合
了
，
締
造
了
一
段
人
間
美
好

的
姻
緣
。

他
們
的
結
合
當
然
也
不
盡
是
偶
合
那
麼
簡
單
，
也
有
其
現
實
的
基

礎
。聽

尹
醫
生
不
止
一
次
給
我
講
述
過
同
樣
的
故
事
，
退
休
後
的
尹
醫

生
一
度
經
常
涉
足
賭
場
，
某
次
他
賭
運
不
濟
，
輸
個
精
光
，
餘
興
未

了
，
問
起
女
友
︱
現
任
太
太
身
上
有
多
少
錢
，
女
友
告
訴
他
，
她

身
上
有
五
千
美
元
，
如
果
有
需
要
，
她
還
可
以
到
銀
行
取
錢
給
他
。

這
位
善
解
人
意
的
姑
娘
，
使
這
位
多
情
醫
生
心
動
了
、
傾
心
了
。

這
位
越
南
姑
娘
事
後
告
訴
尹
醫
生
賭
場
的
種
種
內
幕
和
黑
暗
，
使

到
尹
醫
生
不
再
沉
迷
賭
博
，
最
終
她
還
辭
了
厚
職
，
專
心
相
夫
教

子
，
做
一
個
克
盡
職
責
的
家
庭
主
婦
。

尹
醫
生
後
期
小
說
和
文
章
不
無
與
賭
場
相
關
的
題
材
，
現
任
太
太

給
他
提
供
了
大
量
的
素
材
。

這
也
成
就
了
一
位
醫
生
作
家
的
契
機
。

這
本
傳
記
之
引
人
入
勝
之
處
，
作
者
沒
有
以
流
水
帳
方
式
，
純
粹

敘
述
一
位
醫
生
的
成
功
史
，
反
而
以
較
多
筆
墨
着
眼
於
他
豐
富
多
彩

的
感
情
生
活
，
和
感
情
生
活
對
他
事
業
和
生
活
的
影
響
。
這
種
充
滿

人
性
化
的
描
述
，
使
尹
醫
生
形
象
更
血
肉
飽
滿
，
勃
然
生
色
，
這
也

是
本
書
成
功
的
地
方
。

寫
到
這
裡
，
我
倏
地
想
起
托
爾
斯
泰
的
一
句
話
：

人
生
的
一
切
變
化
、
一
切
魅
力
、
一
切
美
都
是
由
光
明
和
陰
影
構

成
的
。

對
於
尹
醫
生
來
說
，
也
是
這
樣
的
。

（
下
）

她們成就了他
——《走進尹浩鏐的故事》代序

自
從
和
太
太
在
不
同
媒
體
指
出
疫
苗
弊
病

後
，
不
少
人
都
質
疑
及
誤
讀
我
們
的
文
章
，
也

用
科
學
報
告
來
反
駁
︱
這
些
都
不
難
找
，
藥
廠

鋪
天
蓋
地
把
資
料
都
放
到
不
同
的
社
交
、
學
術

和
媒
體
平
台
，
基
本
上
隨
便
搜
尋
一
下
便
唾
手

可
得
。

不
過
，
最
感
欣
喜
的
是
看
到
不
少
人
由﹁
沒
有
想

過
疫
苗
有
問
題﹂
，
到
現
在
開
始
產
生
質
疑
。
大
家

未
必
決
定
拒
絕
打
針
，
但
對﹁
分
開
打﹂
、﹁
延
後

打﹂
等
對
應
方
法
，
都
不
會
陌
生
。
近
來
，
又
有
女

童
因
為
肺
鏈
而
入
院
，
也
是
接
種
過
十
三
價
疫
苗

的
，
而
今
次
醫
生
的
所
謂
解
釋
更﹁
驚
人﹂
︱
女
童

應
和
流
感
疫
苗
一
起
接
種
，
不
過
接
種
了
流
感
疫

苗
，
得
到
普
通
感
冒
的
機
會
又
會
增
加
，
所
以
又
有

另
一
重
憂
慮
，
看
得
我
瞠
目
結
舌
！
我
想
說
的
是
，

網
上
留
言
區
竟
有
人
指
出
疫
苗
的
問
題
。
在
香
港
的

社
交
群
組
裡
，
有
幾
類
反
疫
苗
的
人
，
包
括
中
醫
、

自
然
療
法
、
順
勢
療
法
等
的
非
主
流
醫
療
跟
隨
者
，

以
及
崇
尚
自
然
健
康
的
一
群
，
另
外
還
有
針
對
文
明

霸
權
的
群
組
，
最
後
就
是
香
港
免
疫
針
關
注
協
會
的
人
。
但
今

次
見
到
的
留
言
是
防
癌
協
會
的
人
，
我
才
驚
覺
同
路
人
其
實
不

少
。太

太
說
有
一
驚
喜
發
現
，
是
有
一
個
既
不
是
要
打
針
，
也
不

是
父
母
的
朋
友
，
有
一
天
傳
來
一
則
報
道
。
內
容
是
二○

一
一

年
有
一
位
兒
子
得
了
自
閉
症
的
醫
生
以
信
息
自
由
法
，
入
稟
法

院
要
美
國
疾
病
控
制
與
預
防
中
心
公
開
歷
來
疫
苗
問
題
的
文

件
，
結
果
奧
巴
馬
政
府
竟
然
在
法
庭
規
定
的
期
限
一
個
月
後
，

改
例
說
部
門
可
以﹁
文
件
不
存
在﹂
為
由
拒
絕
交
出
，
而
美
國

疾
病
控
制
與
預
防
中
心
便
以
此
為
由
，
沒
有
交
出
資
料
。
報
道

以
其
他
的
途
徑
獲
得
疫
苗
有
害
的
資
料
︵
包
括
為
孕
婦
做
調
查

的
婦
女
團
體
︶
，
得
出
疫
苗
無
效
及
有
害
的
結
論
。

太
太
很
高
興
沒
有
利
害
相
關
的
友
人
，
竟
然
一
直
有
把
我
們

的
文
章
放
在
心
上
，
甚
至
幫
忙
傳
揚
類
似
的
論
調
。
不
管
接
收

的
人
信
不
信
，
但
只
要
大
家
有
質
疑
的
態
度
，
及
有
機
會
接
觸

到
另
類
的
資
訊
，
我
們
就
算
成
功
了
一
大
步
。
報
道
還
提
及
英

國
的
成
功
例
子
︱
有
醫
生
研
究
員
以
信
息
自
由
法
︵
此
報
告
寫

於
一
一
年
︶
拿
到
了
英
國
疫
苗
聯
合
委
員
會
的
文
件
，
揭
露
了

其
對
疫
苗
風
險
的
隱
瞞
及
刻
意
忽
略
。
那
是
我
們
看
過
最
全
面

對
世
界
各
地
疫
苗
反
應
報
告
︵
包
括
學
術
文
章
以
至
調
查
報

告
︶
的
評
價
，
不
單
反
映
了
委
員
會
部
分
人
對
疫
苗
安
全
性
的

質
疑
，
還
有
委
員
會
及
作
者
對
其
中
偏
見
的
不
認
同
。

這
份
國
際
獨
立
報
章nsnbc

在
文
末
鼓
勵
大
家
向
政
府
投

訴
，
並
向
接
種
人
士
宣
傳
，
包
括
士
兵
︵
這
份
報
章
由
不
認
同

醜
化
利
比
亞
起
家
，
以
反
戰
立
命
︶
，
希
望
大
家
不
要
再
接
種

疫
苗
。 反疫苗派對

路地
觀察
湯禎兆

一
代
影
視
巨
人
邵
逸
夫
爵
士
一
月
七
日
逝
世
，
一
月
十

日
舉
殯
火
化
，
一
百○

七
歲
的
生
命
在
四
日
間
化
為
一
縷

輕
煙
。

喪
禮
只
供﹁
家
祭﹂
，
除
家
屬
及
幾
位
特
別
交
情
的
朋

友
外
，
外
人
禁
止
出
席
，
靈
堂
作
簡
單
清
雅
布
置
，
只
放

置
邵
老
和
藹
笑
容
遺
照
，
沒
有
甚
麼﹁
哲
人
其
萎﹂
、﹁
早
登

極
樂﹂
之
類
的
橫
匾
，
殯
儀
館
大
堂
的
水
牌
沒
寫
上﹁
邵
府
出

殯﹂
，
一
切
從
簡
。
致
哀
花
牌
寥
寥
可
數
，
出
殯
之
日
連
靈
車

也
沒
寫
上﹁
邵
府
出
殯﹂
字
樣
，
過
程
簡
樸
低
調
。

以
邵
老
的
社
會
地
位
，
對
社
會
的
貢
獻
、
名
譽
、
身
家
、
交

遊
廣
闊
，
若
然
採
取
風
光
大
葬
，
靈
堂
定
必
一
片
花
海
，
花
牌

排
滿
整
條
街
，
高
官
、
社
會
賢
達
、
紳
商
名
流
、
藝
人
、
下
屬

排
隊
致
哀
，
舉
行
公
祭
的
話
，
會
出
現
萬
人
空
巷
的
場
面
。

喪
禮
比
低
調
更
低
調
，
反
映
邵
老
的
豁
達
。
事
事
早
着
先
機

的
邵
老
，
早
已
看
透
生
榮
死
哀
。
生
前
身
邊
美
女
如
雲
，
星
光

熠
熠
。
坐
在
龍
椅
上
，
群
星
拱
照
；
喜
歡
坐
勞
斯
萊
斯
，
買
六

輛
；
衣
食
住
行
、
吃
喝
玩
樂
，
無
一
或
缺
；
事
業
有
成
，
全
球

華
人
的
娛
樂
他
是
最
大
供
應
商
；
獲
無
數
榮
譽
，
度
過
精
彩
、

繽
紛
、
充
滿
成
功
感
的
百
多
個
歲
月
，
一
個
男
人
應
該
有
的
、

應
享
受
的
，
邵
老
都
超
額
得
到
。
人
走
了
，
塵
歸
塵
，
土
歸

土
，
孑
然
一
身
，
獨
自
上
路
。
人
世
間
一
切
都
是
身
外
物
，
親

情
最
重
要
。
最
後
一
程
讓
子
女
兒
孫
靜
靜
在
靈
堂
上
，
回
憶
過

去
相
處
點
滴
。
巨
人
是
虛
名
，
爸
爸
、
爺
爺
、
公
公
、
丈
夫
才
是
最
真
實

的
稱
呼
。

人
走
了
，
再
盛
大
、
再
風
光
，
都
也
看
不
到
、
聽
不
見
，
不
過
是
做
給

外
人
看
，
讓
娛
樂
版
多
一
個
報
道
，
甚
或
比
較
各
名
人
富
豪
的
喪
禮
排

場
，
讓
大
家
茶
餘
飯
後
多
個
話
題
。
生
前
已
為
大
家
提
供
不
少
娛
樂
，
身

故
後
可
休
息
一
下
吧
。

邵
老
喪
禮
及
火
化
能
在
過
世
後
三
天
舉
行
，
全
賴
七
十
九
歲
遺
孀
方
逸

華
連
日
親
自
出
馬
奔
跑
於
政
府
部
門
和
殯
儀
館
間
。
同
樣
，
以
方
逸
華
的

人
脈
關
係
和
地
位
，
何
需
她
親
自
去
排
隊
、
去
安
排
、
去
頻
撲
，
她
身
邊

可
交
託
的
大
有
人
在
。
她
堅
持
親
力
親
為
，
因
為
她
要
百
分
百
的
保
證
不

會
出
岔
子
。
除
是
性
格
認
真
外
，
最
重
要
的
是
，
這
是
她
為
邵
老
做
的
最

後
一
件
事
，
包
含
着
一
份
夫
妻
情
義
和
尊
重
。

邵逸夫低調喪禮 翠袖
乾坤
查小欣

理
學
大
師
朱
熹
在
其
著
作
中
曾
提
及

﹁
山
環
水
抱﹂
及﹁
藏
風
聚
氣﹂
等
說

法
，
證
明
他
對
風
水
之
學
定
必
有
着
一
定

的
興
趣
，
故
此
民
間
亦
流
傳
着
一
些
與
他

相
關
的
風
水
故
事
，
其
中
更
有
與
桃
色
糾

紛
相
關
的
風
水
奇
案
，
主
角
乃
是
一
口
居
民
賴

以
為
生
的
水
井
…
…

據
說
在
宋
代
漳
州
的
某
地
區
，
婦
女
經
常
鬧

出
桃
色
糾
紛
，
在
附
近
一
帶
為
官
的
朱
熹
，
於

是
親
身
到
當
地
調
查
。
在
經
過
實
地
考
察
後
，

朱
熹
發
現
在
該
區
附
近
，
居
民
主
要
依
靠
同
一
口

水
井
為
生
，
而
這
口
水
井
的
位
置
，
則
剛
好
位
於

成﹁
Y﹂
字
形
的
三
岔
路
口
交
匯
處
附
近
。

稍
為
認
識
風
水
學
說
的
朋
友
都
會
知
道
，
巒

頭
風
水
有
所
謂﹁
呼
形
喝
象﹂
的
理
論
，
即
甚

麼
形
貌
的
景
物
，
便
會
帶
來
與
其
形
貌
相
關
的

風
水
影
響
，
而
這
個
成﹁
Y﹂
字
形
的
路
口
，

看
起
來
其
實
極
像
一
個
人
躺
在
地
上
並
將
其
大

腿
張
開
，
所
以
在
其
交
匯
處
附
近
開
一
口
水

井
，
更
令
整
個
意
象
變
成
一
位
女
性
裸
露
着
下

半
身
，
繼
而
構
成﹁
呼
形
喝
象﹂
的
風
水
影

響
，
令
附
近
一
帶
引
發
極
多
的
桃
色
事
件
。

既
然
認
定
是
風
水
問
題
，
朱
熹
自
然
也
以
風
水
之
法
，

去
將
情
況
改
善
：
他
決
定
在
井
上
興
建
一
座
寶
塔
，
令
這

口
井
不
再
赤
裸
裸
地
暴
露
人
前
，
據
說
自
此
之
後
，
該
地

區
的
男
女
問
題
，
確
實
得
到
了
改
善
。

我
當
然
不
肯
定
這
故
事
是
真
是
假
，
但
卻
認
同
當
中
的

風
水
情
節
真
確
無
誤
，
更
可
為
之
作
出
補
充
：
就
算
沒
有

那
口
井
，
而
是
有
建
築
物
剛
好
位
於
那
種
三
岔
路
口
的
交

匯
處
，
建
築
物
內
的
居
住
者
也
確
實
需
要
提
防
遇
上
桃
花

劫
，
若
交
匯
處
是
呈
尖
形
而
非
半
圓
的
話
，
住
客
更
務
必

小
心
因
煞
氣
而
惹
來
血
光
之
災
，
尤
其
現
代
的
道
路
汽
車

又
多
又
快
，
相
關
環
境
所
形
成
的
煞
氣
，
定
比
古
時
嚴
重

多
倍
。 朱熹化風水桃花劫

琴台
客聚
彥 火

天言
知玄
楊天命

彎彎的月牙兒，潔淨白亮。有時透着淺黃橙
黃，有時泛起淡淡的白光，靜靜地散步於遙遠、
遙遠的夜空。有雲的夜晚，舉頭仰望，幾縷飄浮
的白雲或幾塊厚重的黑雲圍繞襯托在月亮之側，
用棉絮樣的身影烘托着月亮的神秘。
圓月當空照的時候，不管清晰還是朦朧，不管
明亮還是黯淡，不管滿天雲朵還是晴空萬里，不
管星光閃爍還是漆黑一片，月亮的神秘，總是靜
悄悄地浮停在那裡，和夜的思維一起，沿着它固
有的軌跡，起起落落。
有意或無意，凌晨或深夜，我不止一次看到過
天上的月亮。小時候，夏日的夜晚，躺在平房或
石板上乘涼的大人們，常指着月亮講那不知講了
多少遍的故事。玉盤樣的滿月上，有一些淺淺的
分散和彼此相連着的暗影，那些暗影貌似一棵伸
展着枝丫的滄桑古樹。一個由嫦娥、桂樹、玉兔
等因素構築起來的故事，在聯想和想像的串聯
下，在千百年的整理和流傳中，就在這樣的一幅
背景下活靈活現了。
還是孩子時，我不知道這個故事的真假。每當
想起月亮裡面有個美麗的嫦娥姐姐，心中就湧起
一陣嚮往。大人們有時會指着近處的大山和很遠
的遠處說，爬到山頂上，就能摸到天；翻過很遠
處的那座山，就到了天邊。那時，我還想當然地
認為，等我長大了就能如大人們所說，如願摘到
天上的白雲、星星和月亮。
而真到了能爬到山頂和翻越遠山的年齡，把月
亮摘下來當燈籠和球玩的衝動，早已經被時間的
腳步磨擦乾淨。未曾抱怨過大人們撒謊，也未曾
自嘲過兒時的幼稚。月亮是摘不下來的，但月亮
的神秘感，依然烙印於記憶深處。那種印痕，從
未被抹去。
電視劇《西遊記》中的嫦娥，清麗嫵媚，婀娜

多姿。她所居住的月宮，雲煙裊裊，素雅潔淨，
充滿了神秘感。《西遊記》是我從小看到大的一
部電視劇，閉上眼睛，嫦娥仙子在瑤池內衣袂飄
飄、亭亭玉立、翩翩起舞的片斷，即現眼前。不
說嫦娥和月宮，就連她身邊的那隻玉兔，偷偷下
凡後化成的公主，都靚麗可人。足見電視劇導演
和神化小說的作者，對神秘的月亮，也懷有一種
難以言說的嚮往。
生活中的月亮，不像神話中那樣神乎其神，卻
也常被文人墨客拿來寄托和抒發情感。北宋大文
豪蘇軾的「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表達了
多少人的心聲！唐朝詩人李白的「舉杯邀明月，
對影成三人……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雖
較蘇軾的《水調歌頭》更早，但也是膾炙人口的
名句。對於沒帶燈具的夜行的人來說，明亮的月
亮又像一盞高掛在天幕上的燈，照亮了他們腳下
的路。
我們的先輩們，早就有奔月的夢想。當美國和

前蘇聯的探月、登月計劃着手實施的時候，我們
還沒有實力去實踐。月球上蘊藏有極其豐富的資
源，如稀土、鈾、鈦、鐵、磷和氦-3等，幾乎都
用之不竭。除此之外，月球上還有非常豐富的太
陽能。月亮上的太陽一出來就是半個月，陽光直
射月表，沒有什麼建築物，可以最大限度鋪設太
陽能電池板，又因空中沒有雲層遮擋，太陽能能
量的密度比地球上大得多。假如能夠通過某種辦
法，把月球上這種潔淨的太陽能利用到地球上，
那將是造福子孫後代的上上之選。
美國和前蘇聯的登月計劃，曾在很長的一段時

間內相當火熱。後來不知什麼原因，都有了明顯
的降溫表現。我國的探月登月計劃，比美蘇的起
步要晚，但步伐卻更加穩健。地球距離月亮的最
近距離35萬多千米，最遠距離40多萬千米。在月

亮上，白天的最高溫度高達150多攝氏度，夜晚
的溫度又低至零下180多攝氏度。無論距離還是
環境，對探月和登月計劃的實施來說，都是一個
極大的必須越過的障礙。
月亮上有非常豐富的資源，甚至在一定時期內

取之不盡，但這些資源能否真的可以為地球所用
呢？由於利用這些資源困難重重，登月的呼聲雖
然很高，反對耗資登月的呼聲也不少。美國和蘇
聯登月熱情的迅速降溫，或許也與此有關。
嚮往了多少年，期盼了多少年。然而，登月並
非只是耗資巨大這麼簡單，它還需要極其複雜和
先進的技術作支持。我國的「嫦娥三號」登陸月
球前，世界上真正登上過月球的只有蘇聯和美
國。事實上，他們登陸月球時，都曾失敗過多
次。
作為一名中國人，嫦娥一號、二號的發射成功
都引起過我的長期關注。這次嫦娥三號登月的消
息，我通過電視和網絡媒體獲知後，一直在期
待。2013年12月14日下午下班回家，我就把電視
調到央視一台，心懷忐忑地等待嫦娥落月的那一
刻。
十八點、十九點、二十點、二十一點，我的心
一直揪緊着。當嫦娥三號到達被稱作「黑色720
秒」的關鍵位置後，我的心開始怦怦亂跳，甚至
不太敢繼續看直播。前蘇聯和美國分別
以失敗十一次和三次為代價，才最終在
月球上平安着陸。這是我國嫦娥三號的
第一次登月，怎能不令人擔憂？
從15公里高度到降至月球表面，每一
秒都驚心動魄。在這720秒的時間裡，
嫦娥三號要完全依靠自主控制，完成降
低高度、測距測速、選擇地點、自由落
體等一系列精細、複雜的工作。由於落
月過程中留給每一個環節的時間都非常
短暫，我們距離月球又太遠，人工干預
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如何把速度由高速
降為零，如何準確避障，對應用了諸多
首次使用的高新技術的「嫦娥三號」，

都是一種極大的考驗。
隨着掌聲一次次響起，嫦娥三號距離最終登陸

月球的難關也一道道被攻克。當嫦娥三號傳回落
月前那些清晰照片的時候，我糾結的心情才略略
有了些放鬆。當專家們最終確認嫦娥三號已安全
着陸月球後，我才懷着一種難以言說的自豪感，
從電視機前走開。
院落中，寒風吹得正勁。一輪圓月，高掛在頭
頂。我抬起頭，朝着明月望去。目不轉睛盯了許
久，依然沒找到嫦娥三號的身影。也許，剛剛奔
上月亮的她有點兒累了，正在張着翅膀吸收陽光
的激情吧！也或許，她正在靜靜地沉思，思考下
一步的計劃。
有人說，在月亮的背面，有外星人的基地；也
有人說，登月沒有什麼實際意義。我對外星人的
存在不抱太大幻想，也從未否認。至於登月的意
義，則絕不質疑。就算利用月球上的能源還有點
兒遙遠，它對推動科技提高所產生的價值，卻不
可估量。
多少個行色匆匆的夜晚，我在月光的呵護下找

準了前進的方向；多少個遠離家鄉的不眠之夜，
我在月亮的注視下平靜地想起故鄉。月，是夜的
眼睛，能夠撥開朦朧。月，又是一種光明，不僅
照亮了腳下的路，還點亮了無數人的心燈。

望 月

百
家
廊

袁

星

台
灣
的
作
曲
家
李
泰
祥
日

前
去
世
，
想
起
他
當
年
寫
的

一
首
曲
，
是
女
作
家
三
毛
英

文
詩
翻
譯
的
詞
，
剛
開
始
還

被
台
灣
新
聞
局
禁
播
，
後
來

才
得
以
解
禁
，
這
首
歌
由
齊
豫
唱

紅
，
歌
名
叫
︽
橄
欖
樹
︾
。
去
年

湖
南
衛
視
的
︽
我
是
歌
手
︾
還
請

來
齊
豫
齊
秦
合
唱
。

想
起
這
首
歌
，
自
然
想
到
橄

欖
，
想
起
小
時
候
在
香
港
吃
過
的

﹁
飛
機
欖﹂
，
想
起
蘇
東
坡
詠
橄

欖
的
詩
：﹁
紛
紛
青
子
落
紅
鹽
，

正
味
森
森
苦
且
嚴
。
待
得
微
甘
回

齒
頰
，
已
輸
崖
蜜
十
分
甜
。﹂

記
得
一
兩
年
前
，
朋
友
特
地
送
給
我
潮
州

帶
來
的
青
橄
欖
，
說
煲
湯
最
美
味
。
我
只
用

來
煲
了
一
回
湯
，
就
放
在
冰
箱
裡
，
每
天
直

接
吃
上
一
兩
顆
，
那
味
道
，
有
點
澀
，
但
回

甘
的
滋
味
非
常
綿
長
。

英
國
小
說
家
赫
胥
黎
曾
說
，
所
有
的
植
物

和
樹
木
他
都
喜
歡
，
但
卻
最
愛
橄
欖
，
因
為

橄
欖
蘊
含
豐
富
的
意
義
，
葉
片
散
發
的
平
和

氣
質
，
以
及
金
黃
色
的
橄
欖
油
帶
給
他
的
喜

樂
。
美
國
的
湯
馬
斯
．
傑
弗
遜
也
說
過
：

﹁
橄
欖
樹
絕
對
是
上
天
賜
予
人
類
最
珍
貴
的

禮
物
。﹂

這
幾
年
，
歐
洲
的
橄
欖
油
忽
然
在
香
港
流

行
起
來
，
特
別
是
意
大
利
的
產
品
，
賣
得
奇

貴
無
比
。
可
能
是
醫
學
報
道
的
關
係
吧
，
說

橄
欖
油
最
是
健
康
。
我
偶
而
吃
一
吃
意
大
利

麵
時
，
都
喜
歡
加
上
橄
欖
油
和
意
大
利
黑

醋
，
不
是
為
健
康
，
而
是
覺
得
美
味
得
很
。

橄
欖
在
地
中
海
一
帶
，
是
幸
福
和
神
聖
的

象
徵
。
在
中
國
，
橄
欖
原
產
地
是
海
南
島
，

栽
培
已
幾
千
年
。
漢
武
帝
時
，
已
經
從
南
方

把
橄
欖
樹
移
植
到
當
時
的
扶
荔
宮
裡
。
橄

欖
，
因
為
入
口
先
是
苦
澀
，
然
後
回
甘
，
古

人
便
將
之
稱
為﹁
忠
果﹂
和﹁
諫
果﹂
，
表

示
它
有
忠
言
逆
耳
利
於
行
的
寓
意
。
不
過
，

如
果
用
鹽
漬
的
方
法
來
處
理
，
苦
澀
味
便
消

除
。想

起
小
時
候
吃
的
橄
欖
都
甜
甜
的
，
想
來

都
是
經
過
加
鹽
處
理
的
了
，
不
過
，
我
還
是

喜
歡
吃
潮
汕
的
青
橄
欖
。

閒話橄欖 隨想
國
興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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